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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楣

! ! ! ! ! !两位老太太!三
个小探头

一见面，徐智敏就说：“林老师，
先去我管辖的社区看看吧！”“好
呀！”

!!号的门洞里伸出一个脑袋。
“听脚步声，我就晓得是你。警察皮
鞋很有力的。”一个头发花白、稀稀
疏疏偏向一边的脑袋热切地望着我
们。“我家探头又不灵光了，徐警官你
帮我看看。”走进 !!号，抬头一看，我
大吃一惊，老人家里装了两个探头，
分别可以监控煤气灶和楼梯口。
这是防谁呢？这是有多么不放

心啊！徐智敏领我去了另一家。瘦阿
姨家里也装了一个探头。在跳跃的
话语间，我终于明白这三个探头是
咋回事了。
瘦阿姨姓张，早年丧偶，与儿子

栖居。楼下吴阿婆，老头子前两年
去世，成家的儿子偶尔回家探母，楼
上楼下两个老太各自住着很大的房
间。在余庆坊，这两家可算“大户”。
房子大了，人少了，注意力就特别集
中。楼下吴阿婆觉得楼上张阿姨走
路声音特别大，几乎是在蹬地板。
不仅如此，她发现自家的柴米油盐
也莫名其妙地“少”了。她认为，唯
一的可能就是被张阿姨“偷走”了。

吴阿婆不明说，因为没抓到证
据，但她坚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所
以就三天两头地骂，旁人一听就明
白她骂的是谁。骂的时间久了，别人
还真以为张阿姨偷了吴阿婆的东西。
张阿姨气啊，自己病歪歪的，连

路都走不动，还有心思去偷你的米？
"斤米啊，张阿姨能拎到自家门里，
那真是要谢天谢地了。

两人的恩怨持续不断，张阿姨
最终受不了了，想想早年丧夫，无依
无靠，老了老了，还要被另一个老太
婆欺负，某日早上想不通，竟有了轻
生的念头……张阿姨久郁成病，患
上了轻度抑郁症。

徐智敏觉得问题不小，本来只
是邻里之间的鸡毛蒜皮，现在关乎个
人生命安全了。怎么办？单靠调解没有
用，让其中一人搬出去也不现实。徐
智敏先将张阿姨及其从外地赶来照
顾的亲属安顿在附近的宾馆里休
养，然后轻轻敲开了吴阿婆家的门。
暂不能跟吴阿婆提张老太轻生

的事儿，吴阿婆虽是老顽固，但听说
张阿姨要跳楼，也吓一跳。若把这
事儿与她搭上界，恐怕吴阿婆要想
不通。徐智敏脑筋一转，想到一个切
入口，就说张老阿姨身体不好，不能
受太大刺激，往后两人不能再吵了。
吴阿婆说，不吵架可以，她张阿

姨不能偷我东西，也不能蹬地板。
徐智敏心里有数，张阿姨是无论如
何也蹬不动地板的。但是要有证据
啊！要有证据将吴阿婆臆想的“贼”
从她脑海中抹去。
什么办法？
去吴阿婆家之前，徐智敏就想

好了。她要给吴阿婆和张阿姨家中
都装上探头。这不是件容易事儿。
年轻人尚且难接受，何况两个老人？
这可暴露隐私啊！所以探头安装的
位置要科学且有成效。除了在楼梯
和灶头间安装探头，还有一个要装
到张阿姨的家里，主要是监测人走
路的脚步声。徐智敏的目的是在必
要的时候，能够为张阿姨自证清白，
让吴阿婆知道，楼上的一母一子，走
路格外当心，所谓的蹬地板的噪声
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

起初，徐智敏提出安装探头的
建议时，吴阿婆不同意，她是心疼
钱。装探头要钱，她浑身不舒服。张
阿姨也不乐意，觉得要装就大家一
起装，不然对自己不公平。
当事人不同意，徐智敏迂回作

战，找到了两人的儿子。起先，两个
儿子也吞吞吐吐，不是很爽快，徐智
敏把事先在网上查找的适合安装的
家用探头资料交给两位，再将此事
拔高高度，说这是关乎人命的事儿。
这下，两个儿子立马严肃起来，很认
真地思考。几天之后，两人先后给了
答案，说是做通了各自母亲的工作，
请徐警官帮忙牵线签协议。
徐智敏知道协议的意思，她早

就拟好了。内容就是两家人安定生
活，互不干涉，不再吵架，发生矛盾
以视频资料为证。从此以后，徐智敏就
多了一个身份，探头检查员，不定期地
上门帮吴阿婆“检查”探头是否正常。
其实，探头是不会坏的，是老人

的“心思”偶尔要起风浪，但是有协
议为证，只要视频里没有所谓的“不
好证据”，吴阿婆也只能风平浪静。
两家人从此相安无事。
三个探头，我看出了徐智敏的

“智”。处理特定年龄居民、特定居住
环境的纠纷，徐智敏不急不躁，从老
人的脾气、心理入手，加上高科技辅
助，最终解决了难题。

车偷走!人思量!

巧管理

七转八拐，来到弄堂最深处。此
处有一小门，半掩着。徐智敏推门，
我探头一看，门外竟是另一方天地。
两个小伙坐在凳子上，东倒西

歪地打鼾，徐智敏轻轻关上了门。
“这是一个小公司，后面有个小

通道连着弄堂，是历史上留下的。我
每天都来看看。”
“看什么？”“看看是否有新的

员工，房屋结构设施是否有改变？这
关系着整个社区的安全。”
“老弄堂不比新公房，没有封闭

式的大门。这个敞开的‘门’是不是
特让你烦心？”
“是呀！很多小隐患不解决就会

发展为大的治安问题。”
徐智敏说，#$!% 年大年夜，我

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很幸运，由于值
班轮换可以回家休息。一早我就和

家里人洗洗烧烧，准备年夜饭。差
不多 &点多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
值班同事心急火燎地告诉我，说余
庆坊有个人拿着刀，在到处叫嚷。
扔下手里的鱼，我就往余庆坊赶。
一边赶一边想，我管辖的社区里有
哪几个精神病患者？目前状况如何？
现在会是哪一个发病？结果赶到现
场，我大吃一惊，挥刀的人不是我预
计中的任何人，而是身体很好的一
个壮小伙。一边挥刀，一边骂：“寻死
的贼骨头，不把你砍死，我不姓周！”
小伙子的父母跟在后面，气喘吁吁，
怎么也拉不住他。我方才明白，小伙
子新买的电瓶车被人偷了，气坏了！
准备找到小偷来个你死我活。
大过年，发生血案，整个弄堂都晦

气。出了人命更不好！可旁人劝解都
无用，小伙子发疯似地到处乱跑。
我紧紧跟在后面，叫了一声：“小周，
贼都被你吓跑了！车子还怎么找
得回来！”
这一喊，小周停住了，回头看着

我。我赶紧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
几个人合力把刀夺下来。我贴着小
周耳朵根耳语几句，他愣愣地，过会
他对父母说：“你们先回去，我和徐
警官抓贼去！”旁的人都散了。我在
前，小周在后，我俩循着弄堂仔细
查，我手里拿着电瓶车的电控钥匙
一路按。一直巡到弄堂最深处，我
一按电控钥匙，“啪嗒”，听到车锁被
打开的声音，推门，一件雨衣下藏着
小周的电瓶车！可是房里没人！

从这以后，这个有门的通道就
成了我的心头之重，每日必查。
我问：“贼抓住了么？”
当天房里没人，死无对证。不

能妄下结论判定谁是贼，但是我心
里有数。严厉教育、法治宣传，当天
就一一落实。
你当时怎么就判定电瓶车还在

弄堂里？
我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估计

车子不会被推出很远。因为小周当
晚是晚班，回到家已是凌晨 #点。能
够偷他车的人不会是流窜作案，因
为我们社区盗窃车辆案件很少，小
偷知道偷了车骑到四川北路上不安
全，有巡警，马路上还到处都是探
头，“作案成本”太高，所以我初步判
断是“内贼”。如果是内贼，就必然
会先把车藏好，再伺机处理。仅仅
一年多，小徐四处张罗，反复协调，

让这个四通八达的老弄堂社区踏上
“智慧管理”的平台。每条弄堂都安
装了消防栓，每户公用厨房都安装
了消防喷淋，二十余户孤寡、高龄独
居老人、残疾人家中安装了具有生
命探测功能以及烟雾报警功能的
“安康通”，另有一百余户独居老人
家中安装了烟雾报警装置。小区块
长、门卫保安和平安志愿者全部到
位。两年来，未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
件，连续 "年未发生火灾事故。

一个老户口与十
万元尾款

爬上位于四川北路上的这幢百
年老楼，乘上百年老电梯，我在想当
年的“老克勒”登上这座“高楼”是何
等的风光。如今，老楼沧桑，阴暗狭
小，但依旧不失端庄典雅。
敲开房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

房子归置得整整齐齐，一个 '$岁
出头的妇女探出头来，将我们迎进
屋内。
一阵寒暄，我得知妇女姓刘，是

房主，她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手
里买得这间亭子间。徐智敏今日来
访，便是问她与老太的“恩怨”是否
彻底了结。刘女士干脆利落地吐了
两个字———“了了”，徐智敏笑了，起
身告退。
又乘着老电梯，叮叮当当地下

来，徐智敏带着我来到宝安路，这已
不是她的辖区。我纳闷，徐智敏要干
嘛呢？这是一间客堂间，二十多个平
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一个
矮沙发里，看到我们颤颤巍巍要起
身，徐智敏赶紧上前将她扶住再坐
下。老太看到徐智敏开心得不得了，
眼睛眯成一条缝，始终不肯将目光从
徐智敏脸上移开，两人的手一直握
着。片刻，老太松开一只手，去拿桌上
的糖炒栗子，塞给徐智敏。看得出，老
太与徐智敏的感情不一般哪！

#$(%年年初，原居住余庆坊的
九旬孤老廖阿婆为了更好地安享晚
年，将自己仅有的一间住房出售了。
她计划拿着卖房的钱回重庆老家养
老，但是在重庆呆了一年多，觉得还
是更怀念和习惯上海的生活，也更
信任上海的医疗水平，就又回到上
海。转来转去，还是住过的余庆坊最
熟悉，为了改善生活质量，她在附近
借了一间朝南的、更宽敞的客堂间。

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年多的时间，上
海的房价涨了一倍，原来出售的 )%

万元的亭子间，如今挂牌 *)+万元。
房价涨，房租也涨，当初卖房的几十
万元越来越不值钱，廖阿婆心里又
懊恼又难过。另外，廖阿婆在上海没
有亲戚，当时卖房后，户口一直挂在
原来的房子里，为此，买家扣了廖阿
婆一笔 !$万元的尾款，廖阿婆急着
回老家也没顾到落实户口的事儿。
回到上海后，廖阿婆想拿到 !$万元
的尾款，就得把户口迁走，可又没处
迁，这样钱始终拿不到。
怎么办呢？廖阿婆想到了徐智

敏，那个高高的，甩着个马尾辫的女
警察。徐智敏说，可以在居住地（借
的房子）的派出所申报公共户口，当
天，徐智敏就联系居住地社区民警
落实了这事儿。
结果，在上海市房屋交易中心

开具上海无房证明时却碰到了困
难。廖阿婆的房屋是委托小中介房
产商办理的，买卖手续简单粗糙，当
时双方签署的购房合同上海房屋交
易中心不认可，不能为其开具证明，
没有这个关键证明，就无法申报公
共户口。
廖阿婆犯了难，想找中介打官

司，可一个愿卖一个愿买，自愿交
易，谈不上欺诈。而且打官司耗时耗
力耗钱，廖阿婆已九十多岁，她耗不
起这个时间，而且也未必能打赢！无
奈之下，老人又找到了徐智敏。徐智
敏一听，急了，这 !$万元尾款于老
人而言就是最后的养老钱了，一拖
再拖，在她有生之年拿不到都有可
能。怎么办？上门！
徐智敏找到了房产中介，原来

这房子是中介负责人的女儿买了，
智敏心里有了底。她建议让廖阿婆
的户口挂在房子里，但是将 !$万元
尾款给老人结清。对方不肯，说合同
里写明迁走户口再给尾款，一点不
肯让步。徐智敏并不气馁，一次次上
门做工作，她抓住三个要害：一是当
时买卖房屋时合同存在瑕疵，诉至
法院，这个交易有可能被撤销，这房
子将退给廖阿婆；二是廖阿婆是孤
老，需要全社会关爱，百年之后户口
自然注销，不会影响房主的正当权
益；三是这房子两年之内升值翻倍，
做人不能太贪心，要存善积德。
一次次，一句句，买家终于松口

了，同意廖阿婆的户口挂靠在老房
子里并尽快将尾款结清。

徐智敏今天上门就是为这事
儿，问尾款是不是已结清。对方两个
字———“了了”让徐智敏吃了定心
丸。现在，我明白廖阿婆为啥拉着她
的手不肯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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